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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当哭，如泣如诉的诗化小说

——试浅析《伤逝》的诗化小说特点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然而不仅在于他的诗歌，在短篇小说《伤逝》中也体现了极大的诗情、诗意和诗味。《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出于表现这样一个“唱歌一般的哭声”的内心忏悔的需要，鲁迅先生采用了与《呐喊》、《彷徨》中其他们小说极为不同的特殊的表现手法。

《伤逝》讲述的是一对经过五四新思想激奋的知识分子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着寻找爱情，得而复失又归于虚空的悲剧故事。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曾用这样的话评价一个少年写的诗《爱情》：“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是的，当时的青年在纷纷追求爱情时，一种盲目与虚无也油然而生。涓生和子君就是在“血的蒸气”中热烈追求爱情，而最终却在醒过来后发现前面已没有了道路。文章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记体，这是一种抒情性很强的形式，完全是为了适应所表达的那种深沉的追恨、忧郁的情感。把《伤逝》当作一篇诗化小说来读，首先在于它的音乐化的结构，回环往复，有一个完整的乐章式的流程。涓生的娓娓道来伴随着时而强烈的痛苦，时而凄美的回忆，时而深沉的追悔，情绪上的脉络影响了行文的节奏和韵律。其次，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也是别出心裁的，没有了直接的肖像描写，子君半抱琵琶，始终未能给我们一个照面，但通过其他的意象和情感的堆砌，这个人物又分外清晰地构建在每个不同的大脑里。最后是诗歌化的言辞，展示了如同散文般优美的内心抒情独白，具有了隽永迷人的艺术蕴味。
一、《伤逝》乐化的结构

如同《社戏》、《故乡》等小说，情节已十分地淡化，退出了在小说中的首要位置，而《伤逝》更是对传统的小说结构进行了极大的颠覆，体现在小说中的与其说是结构，还不如说是节奏。抒情性极强的内心独白，是随心所欲的，小说以“我”的情绪发展为主线，把人物、事件以一种零碎的随意，而又有其内在规律地贯穿起来。
小说的结构浑然天成，几乎与人性的内在思维方式完全贴合，也符合一个知识分子情感抒发的口吻。朱自清先生曾说：“诗的特性似乎就在回环复沓，所谓兜圈子……”《伤逝》中几乎就是这样运作情节和语言的。一开始是一个低沉而带着伤感温柔的序曲：“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在这样一个声音升腾而起之后，会馆的形象逐渐勾勒出来了，“破窗”、“槐树”、“老紫藤”，满怀深情回忆的景物将一个故事缓缓打开。如同《梁祝》的序曲，那种带着淡淡忧伤的抒怀，让人想到草长莺飞的春天，却是物似人非，当年的才子佳人已化为青冢。继而，那么自然地回忆了在会馆等待子君来临的初恋的焦灼与甜蜜。在小说的主体呈现部分也都是随情而至，比如描写涓生向子君求爱的一部分一直写到了婚后子君不断地温习旧课，而接着转到暮春写两人筹备同居，时空的自由跳跃符合回忆的特征，如一个人絮絮叨叨地讲自己的故事时沉浸其中，而常打破连贯情节。当故事的主体部分叙述完了之后，涓生又回到了会馆，于是“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半枯的槐树和紫藤。”完成了情节上的回复和再现，这一部分与开头巧妙地衔接，形成了一个圆形结构，又如主旋律重现一样。之后进入到乐章的高潮部分：“我愿意真有鬼魂，真有所谓的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上穷碧落下黄泉，在这里涓生的情绪喷涌而出，成为压抑的全篇唯一一个爆发点，那样强烈泣血的歌唱如同荆棘鸟立于最锋利的刺上。然后一个省略号，如同华彩乐章后的空白，让人荡气回肠。文章的结尾又缓和下来，“新的生路”还要继续，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活下去，把悲哀和沉痛用一抔土轻轻掩埋，然后带着心底永恒的伤口继续上路。
二、《伤逝》诗化的人物

《伤逝》中的两个人物涓生和子君是诗化的形象。涓生作为叙述者虽然没有描绘自己，但却在回忆中塑造了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我们可以直接地了解他的心理矛盾的发展轨迹。而子君更是一个由许多细节和侧面描写烘托而出的，一个朦胧的如同从画中走出的美好女子。
首先是一处运用白描手法的肖像画：“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膀，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来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色的藤花。”子君在涓生焦灼的等待中如同泉水般清凉而至，她有美丽的笑容，纤弱的身子，她映衬着老槐和紫藤美幻极了。在示爱的一场中又有这样的描写：“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睛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要破窗飞去。”这里的子君带着传统而未经世事的羞涩和矜持，喜悦闪烁在她的惊慌之中，她的反映像个受了惊吓的精灵。这里的描述是多么令人疼爱啊，可以说纯真在子君身上得到了如诗如画般的体现。子君是这样一个弱小的女子，然而她的身体里却蕴藏着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对于别人的“讥笑、猥亵和轻蔑”，“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婚后她那样用心地经营着生活，全然没有背弃和动摇，子君是单纯和善良的，她局限于自己的微观天地里和小油鸡、阿随做伴，在吃饭上投注所有。作为一个知识女性，能够让她甘愿清贫和单调的生活无非是因为“热烈而纯真的爱”和足够她每天温习的初恋。这个形象微薄得极易受伤，让人怜爱却也注定了她在那样一个社会中，只依附于爱情必定是以悲剧告终。当涓生说出抛弃她的话时她的眼里依旧有稚气的光泽，如孩子般不知所措。子君有着诗意的性格，她天真单纯；更有着诗意的外表，美丽而纤弱，将永远留在读者的记忆中。
而涓生则完全是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长歌当哭的泣诉中“默默地前行”在“像一条灰白的长蛇”的生路上。他的形象更多的是在许多的心理描写中刻画而成的，运用了一些联想、想像、幻想等意识流的手法。初恋时炽热的爱恋，由于子君迟迟不来想到她“翻了车”、“被电车撞伤”；当同居生活和失业让他宁愿躲到图书馆去，幻想开始了“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士兵，摩托车中的贵人……”他开始用知识分子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所谓的奋斗编织快乐，也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已经对家庭生活产生了厌倦，企图轻轻摆脱束缚，去寻找另外的奋斗目标。而当子君终于离开了，他却感到了一种不能承受之轻，“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他那虚幻的前途在脑海中开始构思，但最终用真实换来的是一个沉重的虚空。于是涓生如同游魂一般回忆和寻觅，踏着微光奔前途，涓生的形象是在不断的自我剖析中不断丰满的。
三、《伤逝》艺术化的语言

随着小说情节的淡化，语言也上升到了较高的地位，它并不完全被行为所支配，而是时而含蓄时而张扬地表现情绪的展开。《伤逝》的语言功能极高，不仅表述情节、情感，而更是带给读者丰富的内涵和阔大的外延，这种典型的情感化的语言犹如诗歌一般令人回味无穷。
小说在语言结构方式上运用了大量的排偶、反复、倒装、比喻等修辞手法。首先，小说中有大量重复出现的词语，如“威严和冷眼”出现了四次，“寂静”和“空虚”甚至出现了几十次之多。有许多短语和句子更是反复使用，“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出现了三次；开头和结尾都重复了：“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等等。这些语言上的反复是为了使情感抒发得更强烈些，这些一唱三叹的语言加重了作品情感的浓度与强度，创造出一种诗的氛围。比喻的运用使语言格外活泼，表现情感有了含蓄的一面。如“我们总算度过了极难忍受的冬天，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没有送掉性命，结果还是躺在地上，只争一个迟早之间。”倒装的运用使语言有了诗的结构和韵味，如“子君却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极冷的早晨……”、“我还期待着新的东西的到来，无名的，意外的。”另外，小说语言更是格外的华丽和奇异，犹如诗歌语言追求另类的新颖、强烈的陌生感一样，有着色彩斑斓的诗化的美感。在小说中修辞性语句普遍使用，许多长句给了我们感官上的冲击，如“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可以说语言仍是为中心服务的，小说所显示出的瑰丽的奇妙的诗语，是为了表达那深切复杂的情绪，如诗的语言饱含着思想与情感，从而也便有了相应的丰富的暗示性和启示性。
《伤逝》如同一首挽歌，是用主人公的心血呕成的歌唱，凄美，动人。它诗化的结构、人物和语言共同打造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小说世界。“此中真歌哭，情文两相俱。”让情感如歌般流淌，让远出于言外的意蕴馨香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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